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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我
去
日
本
名
古
屋
一
所
語
言
學
校
進
修
，
名
古
屋
是
一
座
美
麗
的

城
市
，
市
內
綠
蔭
夾
道
、
鮮
花
吐
芬
、
景
色
宜
人
。

我
的
學
長
涂
君
比
我
早
來
日
本
兩
年
，
我
們
合
租
在
鄰
近
名
古
屋
科
學

博
物
館
的
一
套
公
寓
裡
。
前
不
久
涂
君
因
事
要
提
前
回
國
，
臨
走
前
他
還
特

意
為
他
的
導
師
準
備
了
一
個
禮
盒
，
禮
盒
外
面
包
着
一
層
黃
色
的
緞
面
，
緞

面
上
還
繡
着
山
水
的
圖
案
，
看
起
來
非
常
精
美
。
我
好
奇
地
問
涂
君
禮
盒
裡

裝
着
的
是
什
麼
，
涂
君
笑
着
說
：
﹁裡
面
裝
着
兩
瓶
醬
油
。
﹂
聽
了
這
話
我

被
雷
倒
了
，
送
禮
哪
有
送
醬
油
的
？
涂
君
告
訴
我
，
日
本

人
有
濃
厚
的
醬
油
情
結
，
日
本
醬
油
品
種
繁
多
，
每
種
醬

油
都
有
獨
特
的
吃
法
，
日
本
人
把
醬
油
稱
作
萬
能
調
味
品

，
在
日
本
送
醬
油
是
很
有
面
子
的
事
。

在
日
本
期
間
我
曾
去
日
本
朋
友
川
崎
家
做
客
，
川
崎

家
的
櫥
櫃
裡
整
整
齊
齊
擺
滿
了
各
色
各
樣
的
醬
油
。
我
有

些
不
解
，
川
崎
說
：
﹁我
的
口
味
重
，
做
菜
時
需
要
用
濃

醬
油
，
我
太
太
口
味
偏
淡
，
做
菜
時
則
用
淡
醬
油
，
溜
醬

油
是
吃
海
鮮
時
用
的
，
再
發
酵
醬
油

做
涼
拌
菜
最
好
，
白
醬
油
煮
湯
用
。

﹂
看
來
日
本
人
吃
起
醬
油
來
是
不
計

較
麻
煩
的
。

日
本
大
街
小
巷
遍
布
料
理
店
，

其
最
大
特
點
就
是
生
食
，
鮮
紅
的
三

文
魚
、
淡
青
的
棍
子
魚
、
碗
口
大
的

海
螺
、
大
塊
的
仙
貝
、
綠
色
的
生
海
帶
全
是
生
的
，
在
調

料
碟
裡
蘸
一
蘸
，
日
本
人
就
能
大
快
朵
頤
。
調
料
是
用
胡

椒
、
辣
椒
、
醬
油
、
香
油
、
芥
末
等
調
和
成
的
，
調
料
的

味
道
直
接
影
響
到
料
理
的
口
味
，
店
老
闆
都
非
常
重
視
。

醬
油
是
影
響
調
料
味
道
的
重
要
成
分
，
日
本
料
理
店
的
每

張
餐
桌
上
都
有
七
八
瓶
醬
油
，
醬
油
的
口
味
也
絕
不
相
同

，
顧
客
可
以
自
由
選
擇
。

走
進
名
古
屋
的
超
市
，
擺
放
着
琳
琅
滿
目
醬
油
的
貨

架
前
總
是
非
常
熱
鬧
，
超
市
的
醬
油
以
花
生
醬
油
、
大
蒜

醬
油
、
鮮
味
醬
油
等
普
通
醬
油
居
多
，
價
格
相
宜
，
日
本
家
庭
主
婦
經
常
是

一
次
買
上
四
五
瓶
醬
油
。
精
明
的
日
本
商
人
還
把
人
參
、
枸
杞
等
作
原
料
製

成
藥
膳
醬
油
，
增
加
了
產
品
的
附
加
值
，
價
格
自
然
比
普
通
醬
油
高
了
一
大

截
，
如
果
是
包
裝
精
美
的
醬
油
禮
盒
價
格
則
更
高
。

聽
一
位
久
居
日
本
的
同
胞
說
日
本
人
平
時
是
不
太
習
慣
收
禮
的
，
唯
獨

對
醬
油
來
者
不
拒
，
既
然
如
此
，
等
我
學
成
歸
國
時
，
我
就
送
導
師
兩
瓶
醬

油
吧
！

日前，在寧波北侖
舉行的世界女排大獎賽
總決賽中，中國女排得
了第四名，這是個不好
不壞的成績。說它不壞
，是因為如果沒有傷病

困擾，隊員發揮正常的話，中國女排仍可
望和世界強隊一爭高下；說它不好，是因
為像王一梅這種 「傷兵」都得一場不落地
擔任主攻，說明球隊替補乏人。此屆比賽
，美國隊雖奪冠，但有兩場球都是險勝。
其餘各隊（包括一致看好的巴西隊）都輸
了兩三場──如今，已是群英混戰的年代。

中國隊的主教練王寶泉原在天津執教
，天津女排是近七年來的全國冠軍，但他
缺乏率領國家隊到國際排壇征戰的經驗。
新組建的女排只合練了五個月，從近期女
排的成績，可看出王寶泉既有功夫又是有
心人。新女排是一支年輕的隊伍，幾個主
力隊員都是二十歲上下。 「九十後」惠若
琪，身高一米八九，能攻能守，是難覓的
好苗子（有媒體稱其為 「天才少女」），
只是在分站賽中她意外受傷，中國隊實力
很受影響。擔任主攻的陳麗怡，才二十一
歲，原來她接發球是全隊短板，此次比賽
，進步不小，今後是可堪重任的。

傷病是目前中國女排的最大問題，除
了王一梅和惠若琪有傷外，主力隊員李娟
、薛明、張嫻等都是帶傷上陣。最後一場
和巴西隊比賽，主力二傳魏秋月因闌尾炎
發作而缺席，中國隊陣腳大亂，輸得很慘
。對於這種情況，現任國際排聯主席魏紀
中有切中肯綮的分析。他認為中國女排的
問題不是 「某個人」的問題，而是沒有解

決好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大家應以寬容的心態對待正處於
調整中的中國女排。中國的乒乓球、羽毛球、跳水、射擊
等項目很好地解決了可持續發展的問題，所以不會出現危
機。從世界排壇來看，巴西是做得不錯的。他講： 「中國
女排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造血功能不足。現在我們能打的
隊員就那麼幾個，更新和修復的功能都已經談不上了。」
「盲目要求成績，想要做常勝將軍是不現實的，這是違背

自然規律的。不能接受輸球，其實更容易輸球。所以說，
現在到了中國女排必須付出代價的時候，該輸的時候還是
輸吧。讓隊員們該休息的休息，該調整的調整，這樣才能
為更重要的比賽留下不輸球的條件。」 王寶泉表示，他很
同意魏紀中的講話。令人遺憾的是，幾天後王寶泉病倒，
女排又面臨新的考驗。近日，中國男籃出征世界錦標賽，
由於缺少姚明，排兵布陣也捉襟見肘。但中國隊仍派出不
滿十七歲的隊員郭艾倫。因為他在世青賽中是表現不俗的
控球後衛，這次讓他和大哥哥們同場較量，實屬有意為之
的 「造血」之舉。記得在二○○三年，球場上出現了一個
好苗子陳江華，被《紐約時報》預言將成為中國男籃歷史
上首位世界級後衛。二○○六年他隨中國男籃征戰了世錦
賽。如今，由於傷病他已消失於公眾視野，有媒體評論這
是活脫脫的 「現代版傷仲永」。

魏紀中的話講得很及時，有關部門應當反思。合理規
劃，科學訓練，讓大球（籃、排、足）運動可持續地發展
起來，我們還有許多功課該做。

大學同學 Helen
隨美國紐約的一個合
唱團來到北京，參加
第三屆 「東洲杯」國
際漢語合唱節。她的
意外到來，令我頗為

興奮。時光流逝，回想我們都十四年沒見
面了。她在電話裡不停地說她老了，小老
太婆啦，希望我能接受現在的她。管他呢
，人都會老的，保持一種年輕心態即
是。

我相約她周末擠出時間來我家相聚。
那天一早，我喜滋滋地把家收拾得格外利
落，每個房間都噴灑了茉莉花香水。

Helen出現了，還是那樣的挺拔，一
米七的個子，豐滿的三圍，衣着一如既往
的得體，戴着頂公主帽子，白皙的瓜子臉
上，一雙澄澈的大眼睛炯炯有神，嘴角的
迷人微笑，讓人絲毫看不出她曾有過的痛
苦經歷。我說親愛的，太出乎意料了，你
這哪是老太婆，簡直就是個妖精！相隔十
多年後的相見，彼此依然是那樣的健談，
說不完的知心話，聊不完的生活感受，唯
獨沒有任何傷感。

十四年前，我在紐約工作過三年。那
時Helen辭去了國內大學老師的教職，懷
揣夢想赴美求學。剛開始她一邊上研究生
課程，一邊在洗衣房打工，身邊還帶着個
上小學的兒子，生活很是艱難。但她天生
樂觀，總說一切會好起來的，還擠出時間
舞弄她那點愛好─畫工筆畫，常常喜
不自禁地向人展示自己的作品。

一到周末，我就拉上她赴新澤西同學
家聚會。一進門，她總是那位最受歡迎的
快樂精靈。她一會兒和大家聊天，一會兒
獨自彈鋼琴，一會又亮起歌喉，那模樣好
像要將一周的辛苦拋到九霄雲外。

來美三年左右，她和先她而來的前夫
還是痛苦地離婚了，異國他鄉的奮鬥艱辛
加劇了兩人原已存在的性格不合，實在無
法繼續共同生活。不久，她認識了德國裔

的美國心理學專家，開始了一段浪漫的感情，他們很快就
結婚。Helen在異國他鄉有了新家，一顆漂泊的心終有所
屬，她感到非常幸福。雖然這個鬼佬年齡有點大，但是極
有紳士風度，待 Helen 很好。Helen 喜歡周末去教會唱聖
歌，做禱告，會朋友……她那可愛的先生永遠 「Where
is my wife？」聊以自慰，從不干涉。Helen 喜歡學習，
不斷進修，一氣考了四個文憑，兩個執照，後在紐約一所
公立中學任教。對Helen的任何選擇，她先生總是舉雙手
贊同，永遠支持。他們是那樣的相親相愛和相敬，見者
無不艷羨。

然而不幸卻發生在最幸福甜蜜的時刻：今年初，鬼佬
先生突然查出肺癌。顧不上悲傷的Helen，每天衣不解帶
，陪伴伺候先生，她要讓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感受更多的
愛和尊嚴。然而，三個月後，先生還是帶着不捨撒手而去
。頓失愛侶的Helen，停泊靠岸的心又開始漂泊……但是
天性樂觀和自強的個性使她再度走出痛苦： 「不能這樣悲
悲切切地活下去，我得過好每一天，活出每一天的精彩，
才能對得起先生在天之靈的祝福。」

我為Helen的重新振作深感欣慰。正是她那豪爽的性
格和積極的人生態度，讓她很快重現歡顏。

我佩服Helen的堅強和對生活的悟性。的確，如果我
們每個人都能像她那樣，熱愛生活，珍惜僅此一次的人生
旅程，誰說生命不可能隨時再現艷陽天⁈

祝福你，不屈的Helen同學！

焦
菊
隱
的
《
夜
哭
》
（
上
海
北
新
書
局
，
一
九
二

六
）
是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史
上
出
現
的
第
一
本
散
文
詩
，

我
有
幸
於
一
九
七
○
年
代
初
已
讀
到
此
書
，
詩
人
透
過

悽
怨
的
詩
章
，
傳
過
來
低
沉
而
傷
感
的
情
緒
，
深
深
地

震
動
了
我
年
輕
的
心
弦
。
他
的
好
友
于
賡
虞
在
序
中
說

：
焦
菊
隱
的
家
庭
﹁曾
是
一
個
很
榮
華
的
樂
園
，
後
來

幾
遭
不
幸
，
卒
至
凋
零
到
難
於
維
持
…
…
他
隱
忍
含
痛

的
孤
零
往
前
走
着
，
懷
念
着
已
往
，
夢
想
着
將
來
，
感
到
不
少
荒
涼
的
意
味

。
﹂
使
我
知
道
焦
菊
隱
吟
哦
的
這
些
哀
痛
絕
非
無
病
呻
吟
，
益
增
我
對
《
夜

哭
》
的
喜
愛
。

到
我
開
始
搜
尋
原
版
民
國
舊
書
後
，
才
知
道
當
年
所
讀
的
《
夜
哭
》
，

原
來
只
是
本
地
一
些
書
商
在
應
付
市
場
需
要
而
私
自
製
作
的
重
印
本
，
和
原

版
略
有
差
異
。
我
初
讀
的
《
夜
哭
》
，
封
面
只
有
單
色
的
《
夜
哭
》
標
題
；

如
今
大
家
見
到
的
原
版
《
夜
哭
》
書
影
，
色
彩
鮮
艷
奪
目
，
構
圖
寓
意
深
遠

，
據
說
是
豐
子
愷
的
傑
作
。

焦
菊
隱
（
一
九
○
五
至
一
九
七
五
）
是
著
名
的
翻
譯
家
和
戲
劇
家
，
燕

京
大
學
畢
業
，
留
學
巴
黎
獲
文
學
博
士
，
回
國
後
從
事
教
育
、
翻
譯
及
戲
劇

工
作
，
曾
任
北
京
師
範
大
學
文
學
院
院
長
，
北
京
人
民
藝
術
劇
院
副
院
長
，

著
譯
甚
豐
。
創
作
方
面
，
除
了
《
夜
哭
》
，
還
出
有
另
一
本
散
文
詩
集
《
他

鄉
》
（
上
海
北
新
書
局
，
一
九
二
九
）
和
長
篇
小
說
《
重
慶
小
夜
曲
》
（
上

海
中
國
文
化
事
業
社
，
一
九
四
七
）
。

家鄉的百年老店采芝齋有
一種零食叫 「白糖楊梅」，以
楊梅果乾蘸上白糖和其他作料
醃製而成，吃起來酸甜適宜，
是我童年時代的鍾愛。

不過，新鮮楊梅我就敬謝
不敏了。小時候某次大啖楊梅，吃到倒牙，至今還
是一想到這種水果就會口中生津，牙根發酸。所以
，楊梅於我，是和咖啡一樣的東西：雖然聞着芳香
誘人，但是想到貪嘴的後果，我就失去了再次品嘗
的勇氣。去年和朋友去蘇州東山採楊梅， 「農家樂
」了一回，才首次見到未摘的本尊。楊梅樹都不高
，在山丘上種得密密麻麻的。葉子呈橢圓形，小而
密，倒掛簇生。楊梅果實圓圓的，和桂圓一樣大小
，遍身生着小刺。等楊梅長熟，刺漸漸平軟，它也
從最初的淡紅逐漸變成深紅，最後表面深紫發黑，
像顏色極深的紅寶石。不過咬開後，還可以看見紅

嫩的果肉。楊梅大熟的時候，空氣中四處飄蕩着清
甜的果香，不是芒果那樣的甜膩芬芳，反倒令人聞
了精神一振。當地農民說，楊梅不用洗就可以吃，
因為它不生害蟲。不過我記得小時候是要用鹽水泡
過才食用的。吃楊梅要小心，唇上舌尖會染上鮮紅
的汁水不說，濺到衣服上也不好洗。去年有位美國
朋友來看在家過暑假的我，臨走給他帶了點新鮮楊
梅。第二天接到他的伊妹兒，說是兩簍水果一掃而
空，吃得肚子疼。我在這頭笑得打跌，佩服他牙口
好的同時，實在也沒想到美國人會對楊梅這麼情有
獨鍾。回家一查，才知道這種我童年時期就熟悉的
水果着實不簡單呢。除了賣相好、香味佳，它的藥
用和營養價值都很高。《本草綱目》記載： 「楊梅
可止渴，和五臟，能滌腸胃，除煩憒惡氣。」楊梅
果實、核、根、皮均可入藥，性平，無毒。果核可
治腳氣，根可止血理氣，樹皮泡酒可治跌打損傷、
紅腫疼痛等。用白酒浸泡的楊梅，盛夏時節，食之

讓人氣舒神爽，消暑解膩。腹瀉時，取楊梅熬濃湯
喝下即可止泄。楊梅生食也有生津止渴、健脾開胃
之功效。

據說多吃不僅無傷脾胃，還能消食、除濕、解
暑、止咳、禦寒、止瀉、利尿、防治霍亂，故有
「果中瑪瑙」之譽。當地的品牌 「大浮楊梅」每年

七八月大量上市。最近接到去年那位 「貪嘴不留窮
性命」的美國朋友發來的伊妹兒，說是在美國高檔
些的超市如今也有楊梅果汁出售，並且得名曰
「Yumberry」。和讓人摸不着頭腦的一般英文譯名
「紅月桂果」（Red Bayberry）相比，這個譯法真

是諧音、象形又表意的神來之筆。因為 「yum」的
發音類似於 「楊」，楊梅外表像草莓（strawberry）
、黑莓（blackberry）那樣軟刺叢生的果子（ 「berry
」），而吃起來又很美味（ 「yummy」）。想來就
是初次邂逅楊梅的美國人也能 「望文生義」，一吃
消魂吧。

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
國面貌發生了深刻變化：不僅綜合
國力得到了增強，國際地位日益提
高，科教事業有了飛速發展，人民
生活水平整體達到小康，而且民主
法制進程和司法改革的步伐不斷加

快。過去，一些不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刑法罪名，已經
或正在從人們的生活中消失，我國內地廣大民眾在現行
法律的框架內自由地生活，感受到了從未有過的寬鬆與
幸福。

那麼，都有哪些罪名從人們的生活中消失了呢？
投機倒把罪。曾幾何時，投機與倒把兩詞兒並列，

一度成為國家刑事司法中的一個罪名。這曾是一個普及
率相當高的罪名，具體含義是指利用時機，以囤積居奇
、買空賣空、摻雜作假、操縱物價等手段牟取暴利。

隨着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去認為是
違法犯罪的一些行為，卻恰恰是市場經濟得以存在和繁
榮的基礎，失去了謀利的可能顯然不會有交易行為的產
生。所以，過去投機倒把罪不僅嚴重壓抑了民間的創富
激情，還造就了濫觴於司法實踐領域的 「選擇性執法」
，與市場經濟體制格格不入，故一九九七年全國人大修
改《刑法》時，作為一項罪名的投機倒把罪被正式廢除。

收聽敵台罪。此罪過去的具體所指，是利用收音機

短波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地方台以外的境外廣播。
當時可以收到的有 「美國之音」、 「莫斯科之聲」、
「台灣自由世界」等廣播電台的對華（對大陸）廣播，

這些台當時皆被稱作敵台。偷聽者被發現後，是要被以
「偷聽敵台罪」論處的。 「四人幫」當道的年代，他們

把持的廣播天天都是 「鶯歌燕舞」， 「形勢大好，而且
是一天比一天好」，可這欺騙宣傳又與群眾的感受相悖
，再加之當時全國唱來唱去就那幾個 「樣板戲」，電影
沒得看、書報雜誌沒得看，人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嚴重
匱乏，不得已，一些年輕人便通過廣播尋求了解外面的
世界，聽一聽外面世界對中國的評價。所以，當時的人
們尤其是知青中犯偷聽敵台罪 「天條」的人不少，因此
獲咎的自然也不少。現在不同了，不僅沒有了偷聽敵台
罪，相反，中國國際廣播電台還通過四十三種語言對外
廣播，每天累計播出節目一千一百個小時，通過電波把
中國的聲音傳向世界。中國的電視節目也以喜聞樂見的
形式，向世界各國傳播中國文化、報道中國現狀，把中
國推向世界，讓世界了解中國。

反革命罪。改革開放前尤其是 「文革」時期，當時
由於沒有統一的刑法典，罪名都是由審判人員自己定的
。因此，許多罪名前面都被冠以 「反革命」、 「反動」
字樣。什麼 「歷史反革命」， 「新生反革命」， 「現行
反革命」， 「反動學術權威」等。一九六八年，我上初

中時，一次自習課，一同學偷看當時被列為禁書的《鐵
道游擊隊》，結果被 「工宣隊」發現，當場就被扣上一
頂雷人的大帽子： 「你偷看禁書，想成為新生反革命啊
⁈」幸虧那位同學出身好，認錯態度也好，最後才以沒
收圖書，寫出深刻檢查在全班作檢討作罷。否則，還真
不知如何呢。

思想反動罪。長期以來，這更是一個強勢群體對弱
勢群體， 「單位」對 「個人」隨意使用的莫須有的罪名
。 「文革」時期出現的張志新、遇羅克、李九蓮等思想
解放的先驅，最初都是在與人談心、交流思想時被人
「揭發」而被有關部門定為 「思想反動罪」後，由於堅

持己見，罪名滾雪球般越滾越大，最終被以 「現行反革
命分子」鎮壓的。足見此罪名與民主法制精神格格不
入。

流氓罪。隨着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
，這個罪逐漸成為一個典型的 「口袋罪」，過去一些很
難定性的行為都往流氓罪上靠，導致適用範圍過廣，有
失法律的準確性和嚴肅性。記得我上初中時，學校附近
一公共浴池燒鍋爐的光棍漢，因偷看女人洗澡，結果被
有關部門以流氓罪懲處─開除公職，勞教三年。實
際上這是道德問題，應以道德準則加以調整。故一九九
七年，我國新修定的刑法將流氓罪加以分解界定，過
去作為獨立罪名的流氓罪由此消失。

綜上所述，均屬消失的罪名。實際上，消失的罪名
還遠不止這些，諸如過去所謂惡毒攻擊罪、裡通外國罪
、叛國投敵罪等，如今也都消失了。

我國刑法罪名的大幅度調整和變化，反映了改革開
放以來我國政治、經濟生活的發展變化，見證了我國由
人治向法治邁出的堅實步伐。

同時，也說明我國司法改革的前進步伐永遠不會停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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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疆風光（攝影） 陽 光


